
第31卷第3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吉首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　　　　　　 2010年5月
Vol.31,No.3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JournalofJishouUniversity(SocialSciencesEdition)　　　　　　 May.2010

历史学研究

民间传说与区域历史建构
∗

瞿州莲

(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,湖南 吉首　416000)

摘　要:酉水是古“五溪”之一,在酉水河流域生活着以土家族为主体的众多民族,生活在该区域的各民族创造了

千姿百态的文化,民间传说是其中之一。民间传说表面看来充满着时间、空间错置,实际上它是生活在该区域民

众的一种历史记忆。在王朝典章制度的背景下,结合文献资料,将这种历史记忆放在湘西特定的区域社会的具

体的时间序列,分析它得以存在、流传的历史情境,这将有助于对湘西社会区域发展历史的“真理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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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我们在区域地方社会调查时,都会遇到大量

的民间传说,以往对民间传说的研究,从民俗学出

发研究特多,较多地关注故事内容的类型化归纳和

它的象征意义的分析与理解。20世纪随着历史人

类学的兴起,它所提出的整体研究取向,自下而上

的研究视角,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论等,引起了史学

研究在怎样对史料的态度和方法上发生了重大转

变。受福柯的“知识考古学”等后现代主义思潮冲

击,它最终动摇了传统史学探寻客观历史的追求,
福柯认为传统历史观中的客观性是一种幻觉,历史

客观性只是话语建构而成的。在当代历史人类学

研究中,如何理解和解析各民族世代口耳相传的具

有明显“地方性”的民间传说,是每个研究者都要面

对的问题。本文以我们在酉水河流域调查中所听

到的八部大王、断龙山、向氏家族等传说故事为例,
尝试解读民间传说与区域历史之间关系。

一、八部大王传说与湘西早期历史

酉水河流域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着“八部大王”
传说故事,古时在酉水河流域人烟稀少,生活着以

首八峒为首的原始部落,互相战争,酉水河畔的首

八峒,出一位土家族英雄,名叫涅壳赖,由于他功劳

显赫,被部落拥戴为八个部落峒区的总酋首,从此,

涅壳赖家就成为八个部峒区首府地,名为“首八

峒”,人们称涅壳赖为“八部大王”。八个部落首领

分别叫:熬朝河舍、西梯佬、里都、苏都、那乌米、拢
比也所耶冲、西呵佬、接耶费耶纳飞列耶。涅壳赖

自小习文尚武,练就一身好武艺。他还组织了劲勇

兵,平日出山狩猎,一旦遇有外敌入侵就成为抵抗

外敌的军事力量。常统帅八峒蛮族犯上作乱,与朝

廷分庭抗礼。朝廷不敢轻易进剿,于是只好施计、

恩威并用。遂征调涅壳赖统帅蛮兵,讨划叛敌,屡
立战功,得到皇上重赏。后来皇帝怕他权势过大,

于是设计想害他,赐了他一壶毒酒,途中他饮了几

口御酒被毒死,尸体被运回葬于首八峒沙湾的庙堡

上,于是土家族的人民为纪念他,在首八峒修了一

座庙,命名为八部大王庙,此庙是土家族的祖先庙。

每逢正月十八日、六月十六日,湘鄂渝三省市边地

土家族人都前来祭祀它。

关于八部大王的传说文本涉及到以下几个主

题:没有固定的地点,没有生活的具体年代;酉水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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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荒 无 人 烟;有 八 个 部 落 相 互 战 争;土 家 族 英

雄———涅壳赖,英雄过人,被推为首领;被朝廷征

派,被赐御酒毒死;被朝廷加官封爵;后人为其修庙

纪念等。传说中的这些文化因子其实都与湘西早

期历史文化有关,为什么该传说文本会把这些文化

因子加进去? 这些文化因子反映了哪些历史真实,
它又与湘西早期历史哪些文化有关?

关于湘西的早期历史,史书中缺乏记载,从考

古材料和民俗资料中得到一些印证:在保靖县拔茅

乡水坝村(又称首八峒村),出土了一块残碑,上刻

文字曰:“首八峒,历汉、晋、六朝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
明,为楚南上游……故讳八部者,盖以威镇八峒,一
峒为一部落。”[1](P18)碑文中追溯至秦统一之前的

楚,说明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,八部大王的势力已

在酉水流域一带确立。同时在酉水保靖的拔茅乡

(即首八峒所在乡)东洛,发现3至1万年前的旧石

器遗址;在保靖拔茅乡柳树坪,昂洞乡押马坪,梅花

乡涸洞等地,发现了距今1万年至4千年前的新石

器遗址;另在离拔茅乡首八峒不远十几里的地方发

现了三座古城即:保靖青水坪魏家寨的商周文化遗

址,里耶战国———秦代古城,里耶大板村的东汉古

城。这种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人类遗址的发现,
是十分罕见的,这至少可以说明,有一部分土家族

的远古祖先已经在首八峒一带开始生息繁衍。
从现存的土家语地名来看,也留下大量的历史

遗迹,龙山的里耶,土家语即“辟地”之意,且据当地

土家人传说,里耶是八蛮早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地

方,据叶德书老师所著的书记载[2],象这样的地名,
在酉水河流域比比皆是,如果从土家语地名入手对

当地历史进行研究,会有许多历史之谜的揭开。
从土家族民间史语“摆手歌”来看,八蛮在土家

族地区已有很大的影响。在今天的土家族摆手堂,
一般都贴有对联:“守斯土,抚斯土,斯土黎民感恩

戴德同歌摆手;封八蛮,佑八蛮,八蛮疆地风调雨顺

共庆丰年”[3](P6)八部大王祭文也写到:“菩萨知道,
天也晓得,首八峒这地方是我们几卡(即毕几卡,土
家语自称)的发祥地,土著先民从古到这里繁衍生

息,我们崇拜的八部大王就坐化这里。”[4]在酉水地

区,尤其是土家族地区大都建有“八部大王庙”,比
如:保靖酉水北岸建有首八峒八部大王庙,永顺等

地也设有八部大王庙,每年过年时一小敬,正月初

九至十一日,举行大摆手歌舞活动,隆重纪念八部

大神,祭祀时须用不退毛的猪肉与猪血,这些表明

土家族曾经历过八蛮的“茹毛饮血”的原始时代。

据史书记载,秦汉之前,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央

王朝接触少,故见于史籍极少,该时代的汉文典籍

对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大都以蛮相称,当时生活在酉

水流域的湘西少数民族称之为“南蛮”,种类凡多,
它们是“自相君长”的一些土著部落,这些土著部落

为了争夺土地人口,常常互相战争。八部大王的传

说故事中的八个部落之间相互争战,就是这个时期

的历史投影。
从上述的碑文、考古遗迹、土家族地名、民俗歌

舞、民间祭祀等活动中,都有关于“八部大王”的记

忆留存,但是对于八部大王活动的具体时间、地域

等无法确定,这些正与八部大王传说故事中因素相

符合。当然,要从这些众多的文化遗址和文化事象

中确定其族属,这是很难的,但它至少可以说明酉

水流域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此活动,而且其

中一部分人已成为今天的土家族人。可见,八部大

王的传说故事中部分记忆正是远古湘西先民历史

活动的反映。

二、八部大王、向宗彦传说与湘西

的羁縻、土司制度

《保靖县资料本》[5]记载了“八部大王”传说的

其他几种版本,内容与前述中的八部大王的传说基

本相同,但略有一些区别:其一,八部大王名叫向忠

亮,穿戴铁甲铁盔,八部大王是皇上封送的,本乡本

土的人都喊他向老倌人,帮皇帝灭了宫廷之火,后
来皇上嫉妒其财产,怕其权势过大,被所赐毒酒害

死,死后阴魂不散、找皇帝麻烦,皇帝封其八部,管
阴间;其二,向老倌人又名向宗彦,后来也遭朝廷陷

害而死,家人将其葬于水扒洞(谐音即“首八峒”),
从此向老倌人和彭公爵主,田好汉成为土家族历年

敬奉的三位土王。可见,此时的八部大王由原来的

泛称开始变得有名有姓了。
向宗彦现被向氏宗族尊称为始祖,关于向宗彦

的传说在《向氏族谱》中这样记载:向宗彦生于五代

梁太祖开平二年(公元908年),原籍系江西南昌府

本城县铁树宫栗树村向家巷人,彦公习得一身好武

艺,力敌千人。时至湖南诸蛮作乱,土司匡夺晋室

江山。晋王招贤纳将,向宗彦应招入朝,与马希范

等一同进讨土司,土王持勇,先来五十八旗讨战,被
向军大败,一路势如破竹,先破辰关,后破九溪六

洞,一直战到古丈坪罗依溪,大破蛮兵于会溪坪,遂
于天福七年(公元942年)立铜柱于溪州。迨灭蛮

后,晋主却听谗,遂怀图向之心,钦赐御酒被毒害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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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,自彦公殁后,灾害连年,晋王传天师占之,认为

是向宗彦有功无封,反遭毒死,于是晋主加封彦公

武略将军,八部大神向老倌人。[6]

自秦汉到明清,中央王朝开始在广大西南地区

实行羁縻、土司制度,将酉水河流域纳入了全国统

一的行政区域进行管辖。那种以自领之号为部落

名称的土著见之于史载日渐减少,而代之以区域为

称呼的名称,如武陵蛮、辰州蛮、五溪蛮等渐渐增

多。又由于它们累代世袭,形成了地方上的强宗大

姓,这在后来流传的“八部大王”传说的版本中,明
确地指出了“八部大王”就是向宗彦即向老倌人,而
向氏此时已经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强宗大姓。
谭其骧先生在《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》,对湖南西

部的一些大姓向、覃、田等逐一进行考证,认为它们

都具有蛮人血统,他认为:“向氏,为湖南蛮姓中之

最早见之于记载者。后汉建武二十三年,武陵蛮精

夫相单程作乱,相氏疑即为向氏。‘相’‘向’同音异

译也”[7],类似考证潘光旦先生在《湘西北的土家与

古代巴人》一文中也有论说。这些强宗大姓后来发

展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土官。但不管是羁縻还是土

司制度,其统治的一个最大特点,是对“蛮首”进行

笼络,承认其原有的势力范围和地位,使之“世领其

地,世掌其民,世袭其职”,从而达到“以蛮治蛮”的
根本目的。“八部大王”的各种版本中都说到国王

允许涅壳赖或向老倌人,统治它原有地区,只要他

承认王朝的统治就相安无事,如果稍反抗皆被镇

压,比如,八部大王涅壳赖、向老倌人及向宗彦都因

对朝廷构成威胁而被毒害致死。
此外,“蛮族”还必须向中央王朝交纳贡赋且服

从中央王朝的调遣。这些在八部大王的传说中也

都有反映,其中一种传说版本记载,当国王问:“满
宰相(涅壳赖),听说你家乡出产一种好阳冬梨,朕
一贯喜欢梨子,你能不能回乡运一船来给朕吃

呢?”[8]将本地的土特产每年向朝廷进贡,这是土民

对王朝所尽义务,只不过据史料记载,在酉水流域

向朝廷进贡的不是梨,而是大楠木、桐油、茶油等湘

西的土特产。这些贡赋与内地相比要轻得多,但对

于当时经济落后的酉水流域居民来说仍是不小的

负担。八部大王各种传说版本中都有下面一段故

事情节描述,皇帝问涅壳赖或向老官人“你家有多

大产业?”回答:“屋是千根柱头落地,风扫地,月点

灯。七十人挑水,八十人煮饭。日吃边缸之水,夜
睡独脚龙床。三只盐船下水运盐,三天不拢家无盐

吃。”皇帝听后觉得涅壳赖或向老官人势力太强十

分紧张。其实,“屋是千根柱头落地”就是数千根竹

竿夹的壁;“风扫地”就是讲风从壁缝吹进屋;“月点

灯”就是讲月光从壁缝里射进来;“七十人挑水”就
是他父亲有七十多岁还挑水;“八十人煮饭”,就是

他母亲有八十岁还煮饭;“日吃边缸之水”就是讲的

那一边破水缸;“夜睡独脚龙床”,就是指他睡在堂

屋中,用桐树丫叉缠成的圆盘;“三只盐船下水运

盐,三天不拢家无盐吃”就是讲那三只鸭子三天不

生蛋就没钱买盐了。可见,酉水流域这荒蛮之地当

时经济状况十分落后。
中央王朝对湘西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加强

引起湘西人民的反抗,这在史书中有不少记载。秦

汉时期,就有许多强宗大姓反抗,较大的一次发生

在东汉建武二十三年(公元47年),当时武陵蛮十

分强大,临沅以西的澧水、沅水流域均被武陵蛮控

制,其首领相单程率蛮军反抗东汉政府,“大寇郡

县”,东汉多次派军前往镇压,都被“蛮军”战败,于
是东汉政府派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四万多军队前往

镇压,受阻于沅陵壶头,加之马援军士不耐酷暑潮

湿,染上疫病,马援本人病愁交集,死于军中。后来

迫使东汉政府“告以恩信”,以招抚代替征伐[9]。现

在酉水流域两岸建了许多伏波庙、伏波宫。从这次

战争后,中央王朝与酉水流域蛮族接触增多,进入

史书记载也渐渐增多。
羁縻州时期发生最大的一次战争就是溪州之

战。这次战争发生在后晋天福四年(公元939年)。
这一年彭士愁亲率锦、奖、溪三州蛮军万余人进攻辰

州、澧州,楚王马希范派刘勍等率大军反击,后来彭

士愁战败订立盟约,在会溪坪立下铜柱,其过程可从

《复溪州铜柱记》中可知,据溪州铜柱铭文记载,向宗

彦是当时土司王主要战将。然而这个过程在《向氏

族谱》的记载中,向宗彦却成为中央王朝的主力军,
参与镇压彭士愁军事行动。铜柱和《族谱》的记载中

事实有些错乱,至于《向氏族谱》为什么要这样记忆

自己的历史,作者另有专文论述,但是《族谱》中的记

忆毕竟是这段历史在传说故事中的缩影。
“服从征调”这是被统治的边民对中央王朝尽

的又一项义务,这在“八部大王”各种传说中都提到

皇帝调涅壳赖或八兄弟去征战的情境。在土司制

度建立之前,酉水流域的少数民族的军事建制如

何,史书上没有记载,但在土司时期,土司都各自拥

有一支数量不等的军队,俗称“土兵”,其编制单位

有两种,即营和旗。值得一提的是旗。旗,是土司

寓兵于农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,凡境内居民,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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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入旗内。比如永顺有五十八旗:“长利东西南北

雄,将能精锐爱先锋,左韬德茂亲勋策,右略灵通镇

尽忠,武敌两星飞义马,标冲水战涌祥龙,英长虎豹

嘉威捷,福庆凯旋智胜功。以七字为句,每一字一

旗,共五十六字,为五十六旗,后添设请谋二字,共
为五十八旗。”[10]保靖土司有十六旗,“虎、豹、度、
智、谋、勇、威、驱、虎、胜、亲、利、飞、良、先、镇”[11],
旗各有长,且军事纪律十分严格,战斗力强,在向宗

彦的传说中就提到土王率五十八旗作战的情境。
关于中央王朝征调“夷兵”和“土兵”的史实,史

书中有大量记载。土司时期,对土兵的征调就更频

繁,其中明朝最多。据《明史·土司传》记载:“成化

元年(公元1465年),调征广西浔州大藤峡”。《彭
氏族谱》记载:“正德五年(公元1510年),调保靖土

兵彭九霄征四川李尚鸾、鄢本恕、蓝迁端等。明朝

嘉靖年间,又征调永顺土司彭翼南、保靖土司彭荩

臣去 江 浙 沿 岸 抵 倭,取 得 自 有 倭 患 来,此 第 一

功”[12]。这样做既可以达到防止蛮酋势力过大,造
成对中央威胁,又可以起到“以蛮治蛮”消灭异族目

的;同时,可节省朝廷军费开支,成为统治者的“其
安边民之首策欤”[13]。关于中央王朝征调湘西“土
兵”的事,在“八部大王”和“向宗彦”的传说中都有

叙述。

三、断龙山、向氏家族的传说与湘

西改土归流

酉水河旁的古丈县流传着断龙山的传说:很久

以前,断龙山叫龙山,山上长满了密密扎扎的树木,
树林中有许多飞禽走兽,有一对老夫妇,无儿无女,
一天上山打猎,见岩缝里爬出一个小男孩,这对老

夫妇将其收养起来,取名叫赛宝。那时候,皇帝欺

压土家人,动不动派人来收粮、收钱,抓丁去服役打

仗,赛宝从小苦练功夫,想拯救乡亲们,炼了三年,
炼得三支神箭,准备用此箭射死可恶的皇帝,选定

天亮皇帝上朝时开弓射箭。刚半夜过,有个人等不

起想提前行动,拍响簸箕,引得鸡提前叫,赛宝以为

天亮了,他急忙登上龙山,连射三箭,刚好盯在龙椅

上,于是皇帝派人捉拿钦犯,差官查了九九八十一

天,差人将其捉拿。但皇帝还是不放心,请风水先

生查看地形,风水先生汇报说:“这个地方龙脉生得

好。”皇帝派钦差大臣来挖龙山,断其龙脉,挖了几

天,每天白天挖,晚上又合拢来。有一天,一个民工

草鞋丢在工地上,回去拿,摸到挖山的地方,突然听

到底下有人讲话:“不怕千锄万镐,只怕铜钉钉腰”,

这个人晓得是龙讲话了,吓得赶快跑回去,告诉了

钦差大臣,于是钦差大臣,叫人用铜钉从挖的山槽

里钉进去,从此,山槽再没合拢了,这龙山就成了断

龙山。
向氏家族,现居住在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。据

该家族的传说,由于遭受水灾,其祖母陈老夫人就

带着两个儿子,一路乞讨从古丈桐木溪投奔女婿李

姓来到青龙村定居。刚来到此地时,常遭其他姓氏

的欺负,生活更是苦不堪言。但陈氏勤俭持家,刀
耕火种,再造茶林,开荒良田,改变了穷苦面貌。

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聚

居区和杂居地带实行一种特殊的政治统治制度,酉
水流域设有两个宣慰司、三个土知州、九个长官司。
土司制度建立之初具有一定的进步性,一定程度上

推动了酉水流域各族社会经济发展,但是随着中央

王朝的强大,土司制度就成为中央王朝统一的障

碍,于是中央王朝为了统一需要,在广大西南地区

推行改土归流。古丈属于永顺彭氏土司所管辖,
“断龙山”的传说正是当地人对湘西改土归流的历

史记忆。从故事可知,断龙山因为龙脉好,当地人

生活过得较好,后来由于王朝势力深入该地,动不

动派人收粮收钱、抓人,从而引起当地人反抗,即故

事中赛宝用箭射皇上,于是皇帝派军队来镇压,差
人用铜钉拴住了土司的“龙脉”,即表明该地归顺了

中央王朝管辖。
改土归流后中央为加强对湘西地区的管理曾

采取了编制户籍、开垦荒地、安置土司等措施,譬
如:据乾隆《永顺县志》记载,改土归流后,政府将土

司、土官占有的大量良田沃土,仅一部分以“赐地”
形式,留给土司的下属土官,其他部分没收入官,作
为“官社田”,土司占有的官山,除少量作为供官员

俸禄外,大部分由土民自由开垦,“土司之官山,任
民垦种。其鱼塘、茶园、竹木、树林、崖蜡等项。令

民采用,一无严禁,并不存为公家之物,而民咸优游

往取,视若已有矣。”[10]向氏家族迁到青龙村已有

14代,据此推算,其定居时间刚好与雍正改土归流

时间相符合。据向氏家族的《族谱》记载,他们迁到

青龙村时,是一片荒地,任其耕种,青龙村的向氏家

族迁徙过程,正反映了改土归流后政府对湘西土地

的开发过程。
我们结合史籍、考古资料及相关民间文献,从

民间流传的一个个故事里,可以读出一部地方历史

的发展轨迹。从八部大王,断龙王、向氏家族的定

居传说等故事里,我们可以透视出湘西从远古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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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部落、秦汉的羁縻到元明清的土司制度的整个湘

西历史的发展历程。

四、结论

福柯“知识考古学”认为,解释辨伪文献已经不

再是最重要的了,“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

鸣得意的形象,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

学,即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。这种

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

事件的新鲜感”。[14](P5-8)这使我们对史料理解发生

了重大转移,从过去对史料关注的什么是真什么是

假的问题上,转移到它为什么是真假的问题上。
在此思维下,历史人类学认为民间传说是一种

社会记忆。我们从上述的八部大王故事中可以看

到,在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区民众都在根据各自的生

活环境和个人情感有意无意地对祖辈留下的故事

进行创造和再创造。如果我们将民间传说视为民

众的“历史记忆”,且将这种记忆放在湘西区域社会

具体的时间序列,分析这种记忆蕴含的有关历史背

景,及它得以存在,流传的历史情境。换句话说,许
多民间传说的具体情节和人物可能是虚构的,但它

们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情景与创造者的心态观念却

是真实的。加之,我们将民间传说与文献资料相互

对接研究,将会发现由无数的这样历史记忆映射出

来的历史事实,这也将帮助我们探究一定区域的细

致的历史事实和一定区域历史发展的时空脉络。
从将民间传说视为民众的“历史记忆”这样的

角度去解析民间传说,实际上本身也是在重新建构

区域历史的过程,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达到对区域

发展历史的“真理解”。正如陈春声老师所说:“乡
村社会研究者的学术责任,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

‘事实’的对错,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

读,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,是如

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。正是在这

个意义上,我们相信‘上述资料’和本地人的记述,
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乡村历史的‘事实’或内

在脉络。”[1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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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lkloreandtheConstitutionofaRegionalHistory

QUZhou-lian
(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,JishouUniversity,Jishou,Hunan416000,China)

Abstract:YoushuiRiverhasbeenoneofthefivemainriversinXiangxisincetheancienttimes.Therearemany
differentethnicgroups,mainlyTujia,livinghere.Thesegroupshavecreatedcolorfulculture,andfolkloreis
amongthem.Onthesurfaceofit,folkloreisfilledwithdisordersintimeandplace.However,itbelongstothe
residents’historicalmemory.Basedontheregulationsofthefeudaldynastiesandtheliteraturedata,thispaper
putssuchhistoricalmemoryofthisregionintoachronologicalorder,andanalyzesitshistoricalcontext,which
willhelptogetabetterunderstandingofthedevelopmentinXiangxiregion.
Keywords:folklore;historicalmemory;historicalconstitu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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